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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长布朗：

有得选择是种安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

朗5日签署了一项法案，引发全美热
议。

这项法案是关于安乐死的，它允
许医生协助晚期患者服药结束生命。
其中包含了很多限制条件，包括需两
名医生判定患者存活期不超过6个月；
患者需提出书面要求，必须有能力自
行吞下药物，必须在智力上有能力作
出这一医疗决定。

身为天主教徒及前耶稣会神学院
学生，面对两极分化的社会舆论，布朗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在一份解释为何决定签署的声明
中，布朗表达了他对这项历史性法案
的思考。“最终，我独自沉思，在面对死
亡时，我会想做什么。在漫长的剧痛中
垂死挣扎，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
我确信，如果能考虑这项法案提供的
选项，也是一种安慰。我也不会否认其
他人拥有这项权利。”

这项法案得以通过，受到了29岁
女子梅纳德的启发。去年，住在旧金山
湾区的梅纳德因患晚期脑癌，不得不
前往俄勒冈州实行安乐死。离世之前，
她在电话里花了35分钟的时间，向布
朗讲述自己的故事，请求他支持这项
被天主教反对的法案。

布朗说，他审慎考虑了各方观点，
包括“由一些医生提供的深刻的反对
材料，宗教领袖以及残疾人权利的维
护者的意见”。他说，自己从神学和宗
教的角度考虑过，任何人为缩短一个
人寿命的做法，都是有罪的。

同时，“我也读过那些支持人士写
的信，包括梅纳德家人和南非大主教
图图的由衷请求。另外，我还和一个天
主教主教、两名医生和同学以及朋友
讨论过。他们都持有多种甚至相反且
微妙的立场。”

最终，布朗签署了这项效仿俄勒
冈州的《选择结束生命法案》，法案将
于明年生效。届时，加州将成为美国第
五个允许医生协助安乐死的州。目前，
俄勒冈州、华盛顿州、蒙大拿州、佛蒙
特州和得克萨斯州已经实行类似法
律。

当然，关于安乐死的争议还会继
续。身患肺癌的克里斯蒂·奥唐纳说：

“这项法案让我和在加州的成千上万
晚期病人，在家人的陪同下，有了快速
和平静死亡的能力。”也有维权团体哀
叹“这是加州黑暗的一天”。

艾德里安和布鲁克：

一对花童终成眷属
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他们5岁

那年，在一场婚礼上一起担任花童。17
年后，他们出现在5岁那年去过的教
堂，这次，男孩成了新郎，女孩则是他
的新娘。

这是艾德里安·富兰克林和布鲁
克·吉布森·富兰克林的爱情故事。当
花童的时候，布鲁克对眼前的小男生

“一见钟情”，而艾德里安却受不了布
鲁克，说布鲁克让他烦躁，甚至还不想
和布鲁克一起走红毯。而之后在学校
和教堂里，每当布鲁克想和艾德里安
玩儿的时候，他都不理不睬。他总是试
图摆脱布鲁克，看见她就想躲起来。

不过到了高中的时候，艾德里安
的心意开始转变。两人玩“我写你猜”
的游戏，艾德里安在布鲁克的背上写
道“你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吗”，布鲁
克却没有回答。当艾德里安询问原因
时，布鲁克回答：“你又没有写问号。”

俩人在去年定下婚约。婚礼前，艾
德里安在一块牌子上写道“你愿意嫁
给我吗”，并把问号拿了下来。他在求
婚的时候，把问号递给了布鲁克，并
说：“这是你要的问号。”布鲁克也立马
答应了他的求婚。

有300多名宾客到婚礼现场庆贺，
其中还包括当年结婚的那对夫妻。

他们的新房里，挂着二人担任花
童和举行婚礼的照片。他们说，希望未
来某一天，和孩子们一起看这两场婚
礼的照片。

艾德里安如此形容他们之间的缘
分：“每当我们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
我们都能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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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

他他是是医医生生界界的的
““辛辛德德勒勒””

近日，波兰小城斯塔洛瓦沃
拉正举办一场纪念“英雄医生”
尤金·拉佐斯基的展览。与拍成
电影的《辛德勒名单》相比，可能
很少有人知道尤金·拉佐斯基这
个名字，但这位令人敬重的医生
在二战期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巧妙地骗过了德国纳粹，让
8000多名犹太人避免了被处决
或落入集中营的厄运，可谓医生
界的“辛德勒”。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发现特殊“疫苗”

尤金·拉佐斯基出生于1913年，二战之前，
他已经在波兰首都的华沙大学拿到了医学学
位。二战期间，他以波兰陆军校尉的身份在红
十字会参加培训，后来在波兰国内部队中当军
医。1939年，华沙陷落后，拉佐斯基曾在俘虏营
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又逃了出来。1942年，他与
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波兰小镇洛斯瓦朵团聚，
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当时住在洛斯瓦朵的医
生，除了拉佐斯基，还有他当年在医学院里念
书时结识的朋友斯德斯拉·马特罗茨。两人一
起在那里行医，帮助了不少人。

有一天，马特罗茨告诉拉佐斯基，他发现
了一种方法，可以让健康人在验血时呈现出斑
疹伤寒症阳性。斑疹伤寒症是一种急性传染
病，通过虱子就能传播，可能引发中耳炎、腮腺
炎、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当时，一旦
患上这种病，几乎等于被宣判死刑。德国纳粹
很害怕这种传染病。因此，在德国占领的地区，
被怀疑可能患有斑疹伤寒症的人会被带去验
血，以确认是否患病。

帮朋友逃出集中营

拉佐斯基意识到，他们可以用这项发现做
点什么。“我无法提剑持枪上战场，但我可以把
德国纳粹吓跑。”他说。抱着这样的想法，拉佐
斯基和马特罗茨制造出了一种“疫苗”。如果给
健康人注射这种“疫苗”，这个人就会在验血时
呈现出斑疹伤寒症阳性。但实际上，这种“疫
苗”并不会致人发病，也不会引起任何症状。

拉佐斯基和马特罗茨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发现可行。由于当时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如
果是犹太人患有疾病，德国士兵会直接杀死病
人，再烧毁他们曾住过的房子。所以，拉佐斯基
暂时不敢给犹太人注射“疫苗”。

不过，“疫苗”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有一天，
拉佐斯基的一个朋友从德国人的劳动营请假
回来，他不想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般的地方。
但如果不回去，他和家人就可能被送入集中
营，九死一生。为了帮助他，拉佐斯基给他注射
了“疫苗”，并把血样送到了德军实验室中。

一个星期后，他们收到了血样报告，果然，
拉佐斯基的朋友被诊断为患有斑疹伤寒症。德
军不但不允许他返回劳动营，还释放了曾与他
接触过的家人。

一手制造出“隔离区”

看到方法有效后，拉佐斯基便如法炮制，
在小镇里的其他非犹太人身上也使用了假疫
苗，渐渐形成斑疹伤寒症大规模扩散的假象。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纳粹的耳朵里，他们担
心疫情扩散，干脆决定把整个镇子及其周围的
村庄都隔离起来。在他的努力下，约有8000多
名原先可能会被送到劳动营或集中营的犹太
人得以保全。

当然纳粹也起过疑心，他们曾派了一支医
疗检查队到“隔离区”来核实。这支队伍由几名
医生和武装士兵组成，但他们还没进城，就遇
到了拉佐斯基。拉佐斯基热情地请他们吃饭，
还和医生们一起喝酒。酒足饭饱后，带头的医
生也不愿意亲自进镇检查，便派了两个年轻的

医生去医院检查。年轻的医生担心自己染上疾
病，只在医院匆匆采了血样就走了。于是，镇子
又在拉佐斯基的帮助下躲过一劫。

其实，拉佐斯基帮助犹太人不是一天两天
的事儿了。他的父母早些年就曾让两户犹太人
家庭躲在自己的家中，而拉佐斯基此举更是让
更多的犹太人活了下来。“医生的基本职责就
是保护生命，这就是挽救生命的方法。”他曾
说。

除了用假“疫苗”外，拉佐斯基还冒着生命
危险，偷偷帮助附近生病的犹太人。他制定了
一套特殊的方法，如果犹太人家庭需要他的帮
助，就在后院栅栏上挂一块白色的布条。看到
布条后，拉佐斯基就会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夜
晚，偷偷到那户犹太人家中，帮他们治病。栅栏
上的白布条，象征犹太人对拉佐斯基的信任。

不为人知的国家英雄

一名二战期间住在“隔离区”的村民艾沙
尼维斯基说，在他看来，拉佐斯基是一位爱国
英雄。“在那样艰难的时期，他做出了勇敢的选
择，毫不畏惧。他也是我后来选择医生这一职
业的原因。”

拉佐斯基也遇到过危险。战争快结束时，
有位之前找他偷偷治过性病的警察来看他，让
他快跑。“快逃吧，你上了盖世太保的名单！”警
察说，但拉佐斯基笑了笑，一再重申他对德国
纳粹的忠诚。警察掏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拉
佐斯基曾经救治波兰地下组织的详细时间地
点。“不过，最终他们没有杀我。”拉佐斯基笑着
回忆道，“他们还需要我治疗斑疹伤寒症呢。”

二战结束后，1958年，拉佐斯基移居美国。
1976年，他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儿科
教授，80年代后期退休。在美国期间，他出版了
一本名为《我的个人战争》的回忆录，他在二战
时那些不为人知的贡献才得以公诸于世。

2006年，拉佐斯基与世长辞。虽然他的故
事不像《辛德勒名单》那样随着电影而家喻户
晓，但历史不会抹去他所做过的一切。拉佐斯
基在晚年曾经回过波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
迎。因为在波兰人民心中，他值得这样的尊重。

尤金·拉佐斯基青年时代（左）和年老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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